
“支教带上联合国”：

让大部分孩子性知识水平先及格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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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短期支教受到了诸
多批评。 批评声之下，高校社团、
公益组织支持的支教活动，无不
在寻求改变：服务对象向留守儿
童倾斜、注重陪伴，内容上更偏
向农村中小学课堂上缺少的心
理、生理卫生等课程。 尤其在儿
童遭受性侵害新闻频发的当下，
性教育课程也成为新的补充点。

今年夏天，中国健康教育中
心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办，玛
丽斯特普你我伙伴、北京市红十
字会防艾核心小组、南京你我青
年关爱社等多家组织共同发起
了“暑期支教带上联合国”活动。
向所有支教团队发出邀请：在支
教的时候， 对当地 10 岁以上的
青少年群体开展支教工作。

怎样带上联合国呢？

主办方提供性教育视频一
套、视频使用指南和性教育相关
资料， 支教团队按照规定使用，
同时在微博进行反馈。 9 月 1 日
前提交指定资料并获主办方认
可的团队，将获得由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与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
中国代表处共同签发的社会实
践证书。

玛丽斯特普项目官员王龙
玺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活动邀
请发出后效果很好，原本预计只
有 70 个团队，结果报名的有 140
多支队伍，后来还不断有人询问
是否可以加入。 所以，后续会开
发成一个长线项目，希望一年内
能够有 1000 数量级的团队加
入，其中 10%能够与学校达成协
议固定播放，在支教团队离开后
也可以常规开展。 整个过程没有
什么成本。

让大部分孩子先达到 60分

为什么会选择让支教队伍
播放教学视频的方式？ 王龙玺
说：“原有的性教育方式成本比
较高，而效率低，去年一年我们
制定了整体的性教育战略，最重
要的就是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 支教融合就是其中一个内
容。 每年有大量的团队去各地支
教，我们就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力
量。 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我们开发
了一套十集的动画视频课程，涵
盖了最基本和全面的内容。 ”

“从这次的经验看， 视频还
是比较适合初中高中职校，小学
只有 1、2 集比较适合，再就是需

要有一些配套，比如推送微信以
便后续解答疑问，有些团队也希
望能有可以配套的活动一起给
学生玩。 ”王龙玺说。

对于这种性教育方式能够达
成的效果，王龙玺说：“我们做过一
些前期调研。很多人都觉得线下真
人讲课更有互动性，但在一定规模
的基础上其实不是这样。 ”

王龙玺举了歌路营一千零
一夜的例子， 因为信息准确、规
模极大、成本低廉而且是持续改
变， 每天 15 分钟持续 1 年 2 年
要远比一次 2 小时影响大。 性教
育也是类似， 其实 10 集的课程
内容要比绝大多数国内提供的
真人课程全面很多，而且理念也
都不错。 只有很少数的例如 5~7
天的深度夏令营才能提供相同
的内容， 虽然在讨论上更深入，
但是成本也极高。

“而且我们机构认为目前性
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让
大规模的人达到 60 分的水准，
而不是少部分人达到 90 分。 ”王
龙玺说，“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
播放视频和有云端的咨询，都要
比单纯的人员讲课有效得多，信
息一致也非常重要，传统培训的
讲师授课风格、内容、理念、质量

其实差异都很大。 当然这个好不
是说完全替代，而是提供了一种
便捷的方式，这是我们认为最适
宜的策略。 ”

性别研究与倡导类社团
更积极

谢卓燕是复旦大学哲学系
即将升入大三的学生，她所在的
复旦大学“认性社”暑假组队前
往山东省东营市龙居镇一所小
学支教，也是此次活动参与团队
之一。

但谢卓燕并不是零基础，她
从大一起就给学校的大学生做
性教育， 大二开始做儿童性教
育，与上海闵行区一所打工子弟
小学建立了固定联系。 而对于自
身的知识积累，谢卓燕说，除了
从高中起就看果壳、青杏之类的
自学，上大学后因为做这方面的
公益活动， 接受了校红十字会、
上海青艾和玛丽斯特普等机构
的培训。

由于活动是自主申请，平时
关注性教育或接受过相关培训
的社团， 会更主动地申请参与。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青春健康同
伴社的程世燕也是如此。 而“认

性社”和“青春健康同伴社”支教
队伍也有着共同特点，“认性社”
此次支教的主题是生命教育夏
令营，“青春健康同伴社”也是以
生理健康为主题，与“支教带上
联合国”十分契合。

性教育内容还需更细致规范

“认性社” 的生命教育夏令
营分三个部分：生理教育、心理
教育、死亡教育。“玛丽斯特普的
活动对于其他的支教团队来说，
可能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附加的
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说相当于是
在辅助上课。 ”谢卓燕说。

与支教地沟通的过程也非
常顺利。 自愿前来的孩子大部分
是三年级到六年级。 通过学生填
写的反馈问卷可以看到，经过学
习，绝大多数孩子对“月经是什
么”、“被性骚扰了怎么办”、“艾
滋病传播的必要条件”等有了正
确的认知。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青春健
康同伴社的程世燕则表示，对于
从未接触过性教育的孩子来说，
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
能一次教太多。 视频教程还需要
更细致一些。

薛之谦携手崔永元：在我还有人气的时候，多做一点公益
8 月 13 日上午，第十届“爱

飞翔·乡村教育项目” 之乡村教
师培训正式开班。 150 位来自内
蒙古、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乡村
教师齐聚北京，参加“爱飞翔·乡
村教育项目”为期十二天的游学
式培训。

“爱飞翔·乡村教育项目”以
软硬件结合的方式，通过对乡村
教师的培训提高其自我学习的
意识、动力和能力，促进学校教
学质量的提高，为乡村学校师生
拓展对外交流与学习的渠道。

2016 年是爱飞翔的第十个
年头，截至第九期，项目已经在
北京和上海两地为来自甘肃、四
川、湖南等十多个省市的 1900 多
名乡村教师提供培训，间接受益
学生超过 50000 名， 合作企业超
过 100 家，调动志愿者超过 3000
人，公益导师超过 100 名。

在项目执行上， 爱飞翔采
取自我运作模式， 全程使用志
愿者和公益力量进行策划与执
行， 降低了社会公众参与公益
的门槛， 同时也能让社会公众
通过参与公益了解乡村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开班仪式
是由北京一零一中学的同学自
发组织策划的。

在开班仪式上, 著名音乐人
薛之谦受聘担任 2016 年爱飞翔
项目“首席梦想官”，与北京市永
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崔永元同
台，为乡村教育助力，并以个人
名义向该项目捐赠 20 万善款。

一个是耿直的段子手，自称
愤青;一个是出名的实话实说，更
爱干实事。 薛之谦和小崔两个平
日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在
公益舞台上碰出了火花。

希望有影响力的人和我们
站在一起

崔永元：2006 年我组织了一
次长征 ， 在这个路上大概走了
230 多所学校，我经常跑去旁听，
有一次听到老师给大家讲飞机，
说飞机有多大、 可以飞多高、可
以载多少人。 学生就问乘客坐在
什么地方，老师告诉他们说坐在
翅膀里。 我就想我应该办一个乡
村教师培训，如果老师都坐过飞
机、高铁、在大剧院看过芭蕾舞、
游过黄埔江，有过这样的经历再
回到学校，孩子们一定会特别崇
拜他、爱听他讲的课。 就是从这
么一个很朴实的念头做起来。

今年做第十届 ， 我的同事
说，你愿不愿意找一个人和你一
起站台?我说什么人？他说有一个
人叫薛之谦 ，特别受欢迎 ，尤其
是年轻人特别喜欢他。 我说还能
比我受欢迎吗？ 他说比你受欢迎
10 倍。 我不太相信，我很少在网
上混。 结果来了确实是，我跟薛
之谦进来往那儿一坐所有镜头
都对着他拍照 ， 就像 10 年前我
一样。 我也红过，10 年前，那个时
候就特别想利用自己的威望能
力给年轻人一点触动。

但是今天做的是社会公益 ，
不争风吃醋。 我们当然希望有影
响力的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站在
这个台上振臂一呼，让更多的人
响应 ， 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响
应，那这个社会该有多温暖。

你的十年和我的十年
一样也不一样

薛之谦 ：10 年前我也红过 ，
但后来过气得太早了，所以我没
有那个能力去带领大家。 我是最
近差不多三个月才红的，所以最
近才有这个能力去带领大家参
与到这个公益项目里面，我也特
别开心。

有崔老师在 ，我很信任这个
基金会，愿意参与到这个公益项
目，这也是我的荣幸。 在我现在
还有人气，可以在带动别人的情
况下多做一点，说不定哪天我也
过气了，没有这个机会了。

崔老师坚持了做公益做 10
年， 如果说我跟 10 年有什么关
系的话，我是一位坚持做音乐 10
年的人，其实在中国这个环境里
面做音乐并不是件非常容易的
事，因为它跟做公益有一样的共
同性 ，就是没钱赚的 ，一样的非
常辛苦，而且绝对地抑郁。

但现场的乡村教师们所坚
持的 10 年和我所坚持的 10 年有
本质的区别，我坚持做音乐归根
结底为了我自己，我希望很多人
听我的音乐 ，很有面子 ，可以赚

到更多的钱。 但现场每一位老师
为的是大爱。 崔老师跟我讲一些
数据 ，前两年的时候 ，有很多乡
村教师的工资才 200 块，坚持 10
年更不容易。

希望改变年轻人的观念

薛之谦：在乡村很多小孩是
留守儿童，他们最最依靠的就是
老师，当一个老师教育他们的东
西都未必是对的话，这件事情就
变得很吓人 。 崔老师说得特别
好， 有 70%的人都在乡村接受教
育，乡村教师完全影响着我们的
后一代 ，所以 ，这些帮助需要当
机立断，立刻去做。

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和 “爱
飞翔”基金站在一起。 我这个人
骨子还算蛮硬的，做音乐这么多
年，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一个人
去花钱买过我的专辑和一首歌，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自己愿意做
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恳求大家 ，
希望你们一起参与，哪怕每个人
只捐出 1 块、10 块。

我们想改变年轻人的观念 ，
你可以做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方式。 但比如平时很喜欢纹身的
人，少纹一个图案，节约 10 块钱
就可以去做公益 ; 你平时喜欢玩
车子什么，少买一个真皮座椅就
可以捐 ，量力而行 。 作为 “爱飞
翔 ”的大使 ，我希望在我的辐射
范围内，大家可以听到并参与进
来， 关心我们乡村教育机构，让

更多的小孩得到更好的教育。

我们承受风言风语的能力
更强了

崔永元 ： 十年前项目开始
时， 我们觉得自己想得很好，但
实际做起来有很多迷茫。 项目前
两年特别困惑， 很多人会说 ，你
让乡村教师坐一次飞机、 火车，
有用吗？ 他们可能更不愿意在那
个岗位上工作了。 但是十年后回
过头来，看到了效果。 乡村教师
和学校得到了配套支持，非常多
的市民家庭参与进来，还培养了
非常棒的志愿者队伍。

人们一直对公益行业有太
多质疑 ，甚至谩骂 ，可能还需要
很长时间， 这个气氛才会变好 。
但是十年走过来，我觉得公益从
业人员、志愿者对风言风语的承
受能力强了很多，我们现在听到
这些都完全不会影响自己的心
情 。 而且这样踏踏实实地做公
益，社会上很多人会看得到。

（问到公益传播 ） 哪怕是我
的家人，可能对我所做的公益活
动都不熟悉， 但我开车追尾，所
有人都知道了，可能几百家媒体
在报。 这也不怪媒体，我们缺乏
好的传播方式。 我作为一个媒体
人也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特别
好的方式，让更多公众有参与的
窗口。 今年薛之谦来了，非常好，
我们也希望借此有更好的传播
效果。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